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4
2021年
6月5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黄
巍

我从小就喜欢绘画，毕业后进入服
装行业，凭借出色的设计功底，荣获了
各项大奖； 我在巴黎继续深研服装设
计， 连续13年参加法国巴黎时装周，是
迄今为止参加此项顶级国际女装展时
间最长且最为成功的华人服装设计师；
回国后， 我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并
受聘成为北京服装学院的客座讲师，还
参与非遗文化传承的培训，对非遗文化
进行创新研发。 我就是北京臻品裔尚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首席服装设计师
及技术主管———高巍。

因为从小喜欢画画， 我读了工艺
美术技术高中 ， 学的工艺美术专业 ，
然后又在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学了
几年服装设计， 1990年毕业后， 我来
到北京望族时装有限公司， 成为一名
服装设计师， 这一待就是10年。

那时， 国内的服装设计还处于刚
起步阶段， 自己画图、 打版、 设计服
装样式、 剪裁、 制作样品……整个过
程， 我都要参与进来， 在熟悉服装制
作整个流程的时候， 我认识了服装制
版师樊其辉。 在随后的很多年， 樊其
辉师傅对我影响很大， 对我来说， 樊
其辉既是老师， 又是好友。

刚入行时我对服装设计的理解还
不是很深， 我认为服装设计， 只要把
设计图画好就行， 每次我画好设计图
后都会交给樊师傅打版。 在合作的过

程中， 他精益求精的态度深深影响了
我， 每一次他都会先仔细审阅设计图
再打版做纸样， 然后在布料上精心裁
剪， 并和样衣师傅一起制成最终的样
品。 比如一个扣眼的位置， 一个结构
的分割， 位置稍微差一点点他都不允
许。 制作一件好的衣服， 不仅要设计
得出色， 还要制作得漂亮， 从版型到
缝制， 每个小细节都决定了衣服的整
体质量， 所以要不断追求完美。

由于衣服做得漂亮， 上世纪90年
代， 很多明星都会找樊师傅订制服装。
他对服装有一种深爱， 真正是沉浸在
其中， 像制作艺术品一样。 在他的影
响下， 我对服装设计的理解有了新的
提升， 设计一件衣服， 从画图、 打版、
剪裁、 制作样衣……每个过程我都尽

力追求 “尽善尽美” 的境界。
我也鼓励樊师傅往服装设计的方

向发展， 并鼓励他积极参加比赛， 在
1998年 ， 我们都报名参加了第六届
“兄弟杯” 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大赛， 在
这场比赛里， 来自全世界30多个国家、
1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 最终， 我获
得了比赛金奖， 而樊其辉获得了银奖。
这次比赛， 对我们两人来说， 开启了
新的事业起点。

后来我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
连续13年参加法国巴黎时装周； 2017
年， 我受聘成为北京服装学院继续教
育学院客座讲师， 教授服装面料及款
式设计再创新课程。

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是中央美
术学院李宁老师， 她宽广的胸怀， 无

私为学生提供各类培训、 指导的精神
深深感动了我。 对我来说， 樊其辉与
李宁既是良师， 也是益友。

2019年， 我应李宁老师邀请， 作
为专家， 为准备参加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选手提供指导 ，
李宁老师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
目的专家。 在赛前， 她根据比赛内容，
带领着我们对选手进行赛前训练和辅
导。 通过这种合作， 让我学到了很多，
明白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训， 可
以在短期内让学生的综合技艺水平得
到很大的提高。 此外， 她还特别关心
参赛的选手们， 总是尽心尽力为选手
们提供各类比赛、 工作机会， 她的一
举一动让我更加明白一位师傅应该肩
负的责任和使命！

第二届北京大工匠：高 巍

我的第一个师傅， 其实是我父亲。
我父亲叫刘宝勤， 是龙顺成的老

师傅。 我从小生活在天坛北门附近的
鲁班胡同。 我们那个大杂院有10户人
家， 住的也都是龙顺成的师傅们。 我
从小就受到父亲和环境的影响， 喜欢
木工， 喜欢红木家具。

父亲经常教育我， 学木工活， 要
做到 “四勤”： 手勤、 眼勤、 嘴勤、 腿
勤。 以后进了车间当学徒， 师傅当然
会手把手教， 但是又不可能方方面面
都教， 最后全靠自己用心观察。 过去，
学手艺都是 “偷艺”。 看着师傅干活的
过程中， 自己就学了。 这就是老话说
的：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父
亲说 ， 车间里有那么多高明的师傅 ，
每个人都有绝活。 从每位师傅身上学
一招， 就了不得了。

除了讲道理， 父亲还教了我一些
基本技能。 比如工具制作和操作动作。
过去， 木匠吃饭的 “家伙什儿”， 也就
是工具， 工具不是买的， 都是自己做
的 。 老话说 ， “三分手艺 ， 七分家
伙”。 有一套趁手的工具， 对于木匠来
说很重要。 拿做刨子来说， 刨子的角
度不对， 刮出来的就不平。 父亲就教
我怎么找角度。 工具有了， 还得会使
用。 拿工具的姿势、 动作， 都有规定。
老话是 “像不像， 三分样”。 哪个细节
不对， 活都做不好。

1983年， 我接父亲的班， 正式进
了龙顺成。 虽然从小就受到熏陶， 但
是进了厂 ， 就要规规矩矩从头学起 。
那时候， 我的师傅是孙月楼。

以前在家，真正上手干活的机会不
多。 刚到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我的技巧
和方法掌握得还不好。 凿眼的时候，这
一凿子下去，把料就凿坏了。 孙师傅是
惜木如“金”，看我把料弄坏了，是又气
又急， 上来照着我后背就来了一巴掌。
我看孙师傅用锯锯木头， 锯得很好，我
自己一上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实，
就是我动作没有学好，不够规范。 不规
范肯定出问题，不是把料锯坏了，就是
伤到手。 我现在手上还有好多疤，就是
那个时候留下的。

我们厂当时的生产环境和条件还
是比较艰苦的。 过了4月份， 车间里就
热得受不了。 三四十人只穿着背心裤
衩， 干活的时候， 也会挥汗如雨。 冬

天， 屋里即便生了煤球炉子， 可还是
有冻冰， 手都出不来， 也得这么干。

当时， 我们家里离单位很近， 我
父亲虽然退休了， 可时不常也会来厂
里看看。 一看我没做好， 手就上来了。
那个时候， 我就抱定主意， 一定要学
好这门手艺， 不能在叔叔、 大爷面前，
给父亲跌份儿。

学徒的传统是要学 “三年零一
节”。 我跟着孙师傅学了两年的时间，
就把基础打好了。

除了父亲和孙师傅， 还有一位师
傅对我影响很大 ， 就是李喜尧师傅 。
我家和李师傅家在一个大杂院。 他家
上世纪80年代就有电视机， 在我们院
里也是独一份了。 所以进厂之前， 我
就总往他家跑， 跟他很熟悉。 开始学
木工之后， 跑得就更勤了。 我经常去
请教， 怎么把活干好， 把手艺学好。

李师傅以前是木匠， 后来负责古

旧家具的修复以及销售 。 从他身上 ，
我学了很多老家具的鉴定、 修复。 修
老家具和制作新家具完全是两码事 。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修一把椅子。 修老
家具要先进行解体 ， 把老家具拆开 。
我先按照我以前掌握的技术拆， 但是
拆了半天也没有拆开。 正在疑惑之际，
李师傅告诉我， 首先得知道这椅子是
什么流派和工艺。 我手里的这把椅子
是苏作的， 其工艺跟京作有很大区别。
李师傅说， 我们就得干到老， 学到老。
其实， 我进厂之后， 还跟其他几位师
傅学习过， 从每位师傅身上我都学到
了不少东西。

在二十年前， 还没有 “工匠精神”
的概念， 但是父亲、 孙师傅等众多师
傅们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 不讲条件，
专心做好做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工匠
精神的体现。我一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
标，就是学好手艺，不给师傅们丢脸。

樊樊其其辉辉 高高巍巍 李李宁宁

刘刘更更生生 前前排排左左数数第第四四个个是是父父亲亲刘刘宝宝勤勤，， 后后排排左左边边第第一一个个是是李李喜喜尧尧师师傅傅

师 傅： 樊其辉、 李宁

（服装设计师）

他们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师 傅： 刘宝勤、 孙月楼、 李喜尧

（手工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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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手艺，绝不给师傅们跌份儿


